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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兴起与“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① 
 

鄢一龙、崔京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并未因分化重组而明朗，

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引入马克思“两极相联”概念，并加以拓展，

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趋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长

为全球能动性大国，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强国，而

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不具备成长为与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的

条件。现存全球秩序具有进步性与不公正性的双重性，中国作为现存

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

时也是作为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

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

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

“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

向变迁，它并非 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

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关键词】两极相联；全球秩序；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大战

略  

 

   

                                                             
① 本文完成于 2016 年 6 月 5 日。 



 2 

 

China’s Rising and a Refurbished Global Order with  Bipolar 

Coexistence. 

  

Abstract: Global structure does not become clearer due to restruction brought by 

the end of cold war, inducing heated and wide discussion. Introducing and 

expanding Marx’s concept of “contact of extremes”, this article will elaborate on 

the new development of global order. With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enhancing continuously, China has now gradually become an active global power. 

Meanwhile,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increasingly declining, but it is still the 

strongest global power, and other countries are hardly able to compete with 

neither China nor the United States.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is duplicities with 

both progressiveness and unfairness. As the conservative yet revolutionary forces, 

China is one pole of global major powers, and also a both opposing and 

consistent pole of the United States, thus fostering a refurbished global order 

characterized with two connected poles in global structure, in which both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mpete, complement and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jointly provide leadership together for global 

governance and break the prisoner's dilemma of multilateral mechanisms. Bipolar 

coexistence means the global order incrementally head towards a fairer and more 

balanced direction. This is neither G2, nor the previous cold war betwe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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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ted States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but a new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unprecedented in human history.  

 

Abstract: Contact of extremes,  bipolar Coexistence,global order,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global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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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组

评论文章。这是一组关于围绕鸦片战争等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评

文章。马克思指出当时全球的状况是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的秩序，并

指出中国革命这一极将对欧洲秩序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①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

思再一次展现了他从当下事件中洞察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天才。 

    今天我们仿佛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大国崛起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

大革命、美国独立等量齐观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集

体性复兴和群体性崛起，从而重塑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

缘-边缘”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从西方异军突起向多元共存的历史常态回

归。 

马克思的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当年的洞

见来构想一个正在处于朦胧远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一  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趋向的争论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是“大国兴

衰步伐”的加快②
，并引发了“国际生产活动”③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国际格局

的演变趋势却并没有随着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组而明朗，从起广泛的争论。在这些

争论中，不论是从力量层级与权力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

度，都是以国际力量中心和大国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格局，以“极”的数

量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单极”、“两极”、“多极”乃至于“非极

化”的理论观点。 

“单极世界”理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具备最强大

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会被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全面

超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并将逐步演变成“单极世

界”，而尽管面临着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机，但是美国不会衰退，一直都将是“世

界第一”④。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

的演讲中多次宣称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不接受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观点。“单极

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

仍然坚持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宰的“单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78-847 页。 
② 门洪华：《地区秩序建构的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7 期，第 5 页。 
③ 李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 年第 5 期，第 44 页。 
④
 查尔斯·克劳萨默：《不要相信夸大其词的报道，我们仍是世界第一》，美国《时代》周刊 2006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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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①
“单极”理论还将美国描述为“良性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

国作为“唯一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将主导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单

极世界”②，并将长期维持由美国作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和平和公共秩序，

即“美国治下的和平”③。这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认为从经济、军事、政

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来讲，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和无可挑战的世界之“极”，不应

过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改变，在“单极世界”里处理好对

外关系，实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④。 

“单极世界”的观点背离了二战以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趋于下降，发展中

国家集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趋同的历史大势，受到广泛的质疑。

事实上，上世纪 7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和日本的兴起，全

球力量中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世界上有美

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冷战以后这全球力量此消彼长，

苏联解体，美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则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

兴起，“美国、欧盟、亚洲”三强格局，⑤“美国一超主导下，的美国、欧盟和’

金砖国家’的三元结构”⑥，三大超级经济圈并存的提法，⑦都反映了这种多中心

力量的转移。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未

来发展的必然趋势，⑧而 “多极化”更是中国政府的公开政策主张，并且认为“国

际政治格局向着力量对比均衡的方向发展”
⑨
。 

“多极化”观点的局限性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多力量中心的形成，

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中心都有条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极”，也就是全球性的

能动力量。因此，许多人主张调和这两种观点，刘江永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与

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兴起，世界格局向“一极多元”或“一极多强”演进，⑩张琏

                                                             
①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 ,May/June 2016. 
Source URL: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4-13/once-and-future-superpower. 
② William C Wohlforth :“ The Stabilit 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 No.1 , Summer 
1999 , pp.5 -41.  
③
 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96

页。 
④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4 期，第 51 页。

张睿壮：《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定位》，《现代国际关系》 2013 年第 4 期，第 20 页。 
⑤
例如发展经济学家萨克斯认为美国、欧盟和亚洲的 G3 共同发挥领导力才能共同应对全球挑战，2009 年

07 月 11 日 ，《经济观察报》。 
⑥ 秦亚青：《世界格局、国际制度与全球秩序》，《现代国际关系》，2010 年庆典特刊。 
⑦ [美]熊玠：《21 世纪国际格局与中国之再起——兼论东北亚特殊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

年 12 期，第 65 页。 
⑧
 俞邃：《世界多极化问题》，《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 年第 3 期，第 15 页。 

⑨
 杨洁篪：《当前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我国外交工作》，《国际问题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 页。 

⑩
 刘江永：《国际格局演变与中国周边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 年第 6 期，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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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只是过渡阶段，但是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
①
也

有人主张“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并行不悖建构。② 

不论是单极化与多极化，还是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以强国为中心

的“极化”理论体系，随着跨国公司、新媒体、恐怖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

传统性全球力量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将向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

心力量的“非极化”趋势发展。③ 

“非极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传统性力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

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应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的行为体，参

与全球事务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且可预见的将来，在所谓的“世界政

府”出现之前，这一点并未有改变的倾向。 

“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的观点都低估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

动大国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日益接近美国，“中

国逐渐位移到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④，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

中国开始脱离 “第二梯队”的力量中心，跻身为 “第一梯队”成员。学者开始

倾向于中美两极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2”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弗雷

德·伯格斯滕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

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

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
⑤
 

虽然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G2”观点有所质疑，但是它比其他观点

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国际实力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与全球性大国在全球秩序

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 G7的缩小版，希望中美两国以

“两国集团（Group 2）”为基础合作治理全球经济乃至于更多其他方面的国际

事务。这一观念和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相冲突的，中国并非传统的

西方国家，美国也并不可能像接纳传统盟友一样接纳中国作为全球的治理者，这

也是这一概念昙花一现的原因。 

近年来，阎学通、金灿荣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谨慎地尝试提出“两极”

                                                             
① 张琏瑰：《国际格局与大国关系》，《学习月刊》，2002 年第 6 期，第 4-8 页。 
②
 亚历山大·利洛夫：《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的对立—21 世纪的大趋势》，《国外理论动态》2003 年第

9 期，第 20 页。 
③
 Richard N.Haass ,“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Vo l .87 , Issue3 .刘建飞，《国际格局演进与国

际秩序重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5 年第 5 期，第 112 页。刘建飞 秦治来：《论世界格局“非

极化”及其经济基础》，《国际政治研究》，2012 年第 4 期，第 140-151 页。 
④ 门洪华：《中国：与国际体系互动中的战略调整》，《开放导报》2007 年第 5 期，第 61 页。 
⑤ Fred Bergsten,“A Partnership of Equals: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Foreign Affairs,Volume 87,No.4,July/August 2008,pp.5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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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是比单极、多极格局更为可能的 21 世纪的世界秩序。
①
与 G2 的构想不同，

中国的学者大都主张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并不仅仅是实力意义上的转移，而

且对于现有的国际规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王道具有现代普世价

值，将促进国际规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② 

这些构想比 G2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但是还缺乏实证支持，同时两极格局概

念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之后全球秩序不同于美苏冷战，以及 G2

的新特征，同时也不足以回应全球经济政治变迁，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对于国

际秩序的含义。人们对于新的霸权斗争的担忧，恰恰表明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新

兴一极与守成一极的关系，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并最终回答 21

世纪的全球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二 “两极相联”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将黑格尔的两极

相联概念引入用以分析当时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③，并在其分析中国与欧

洲的关系一组文章中加以深入阐释。 

马克思首先是在两极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意义上来运用黑格尔这一

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中的两极相联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

相对于 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华帝国是一个孤立、

封闭的另外一极。当欧洲的工业品与工业文明涌入的时候，中华帝国体系将被挤

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中国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欧洲，

推动欧洲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联系不但指中国的革命将鼓舞欧洲的革命向前

发展，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

展，但是，反过来中国市场的动荡，又会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相联是国际格局中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

推动变化，并不同于国际关系中具有全球行动能力“极”的概念，但是马克思这

一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个平面化的扩张过程中，始终

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可以视为反向

                                                             
① Yan Xuetong:”Why a Bipolar World Is More Likely Than a Unipolar or Multipolar One”,Huffingtonpost 

04/22/2015. 金灿荣， 段皓文：《后危机时代的大国关系格局与新动向》，《湖北大学学报》，2013 年

1 月，第 60 页。 
②
 阎学通：《权力中心转移和国际体系转变》，《当代亚太》2012 年第 6 期，第 19 页。阎学通：《世界

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87-100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7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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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冷战之后，美国构建“单极帝国”的努力没有成功，美、苏两极格局瓦解

与重组，资本主义一极挤垮了苏联超级大国这一极的同时，前苏联国家、东欧国

家被重组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俄国虽然成为第二梯队的国家，但是始终并未

被完全吸纳到这一体系中去①。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并逐步融入到全球贸易与治理体

系中，但是中国的加入也改变了全球的产业分工格局，因此，2008 年金融危机

之后，韩毓海用 “两极相联”这一概念来分析金融危机之后的全球生产体系的

变局，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挤破”不平衡的全球生产-金融体系。中国庞大的市

场，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一旦开动，它就将从内部撑破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

序。②门洪华也指出，中国崛起“既是世界转型的一部分，也是促动世界转型的

重要力量”③。 

本文尝试将马克思这一概念和国际关系的“极”的概念相结合，将两极相

联的概念进一步扩展，用以描述美国与中国这两个具有全球能动力量的大国，两

极之间相互依存，并相互推动变化，两极相联不是局限于两国之间的，而是具有

全球意义，它塑造了全球深层秩序。  

马克思在讨论两极相联对于全球格局的影响时，是从一个全球的生产和贸

易体系来讨论，它内在的含义显然更接近于全球秩序而不是国际秩序的概念，这

一点对于当代同样具有启发意义，随着非传统力量的兴起，全球治理问题凸显，

低政治度问题日益成为焦点，以国家间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秩序”概念对于

理解全球格局的变迁日益显现出局限性，自由制度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全

球主义的讨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国际关系的范畴，并接近全球秩序的概

念。虽然学者对于“全球秩序”概念的使用涵义不尽相同，但是大都同意这一概

念不局限于国家间的关系，而是纳入了全球共同体的观念；不但包括国际政治范

畴，还需要考虑全球的政治经济结构；不但考虑实力之间对比，同样还要考虑全

球价值规范。 

“两极相联”全球秩序这一概念可以从行为体、国际格局、治理体系和全球

经济体系几个层面加以界定： 

全球化提升了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但在世界政府

                                                             
① 这一分析可参见：[意]乔万尼·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21 世纪的谱系》，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09 年版。 
②
韩毓海：《马克思的事业——从布鲁塞尔到北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12-123

页。 
③ 门洪华：《世界转型与中国的战略取向》《现代国际关系》2009 年第 11 期，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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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之前，主权国家仍然是这一秩序的主要行为体，特别是大国由于其对于资源

的综合性运用能力，仍然是推动全球秩序变迁的最主要力量。“两极相联”是以

两极国际格局为基础的，它反映了由于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美国逐步丧

失了其全球唯一权力中心的地位，形成了两极国际格局。 

 “两极相联”是指两极之间对立统一，这不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合作，

也是在全球经济政治体系中的相互竞争与相互依存。“两极相联”不同于两极格

局概念，在于它指出“两极”对于国际原则、规则和规范的塑造作用，中国作为

新兴一极的加入虽然不会推动现有国际规范与治理体系的根本性改变，但将推

动其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从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全球共同体的秩序。 

如同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揭示的那样，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本的跨境流动、

生产要素全球范围内配置、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焦点，大国关系

已经成为复杂的依赖关系，“两极相联”重点在于全球经济发展以及非传统安全

问题受到这一秩序的支配。 

三 美国霸权长周期衰弱与“两极多强”国际格局的形成 

美国霸权不同于大不列颠构建的全球殖民帝国，其实质是利用其领先优势

控制全球生产命脉、主导全球政治议程、占据全球话语制高点，以实现其本国战

略利益最大化；其策略是将世界上的其它国家分盟友、一般性国家，以及所谓

“流氓国家”，从而实现全球治理责任的分担与全球局势控制。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处于全球秩序的中心，是全球秩序的能动力量，其他国家则处于全球秩序

的外围，是全球秩序的制动或者被动力量。 

美国人口只占全球的 4%，经济总量只占全球的 22%，却能实现对全球的控

制，因而美国霸权是一种“以少胜多”的战略艺术，最根本上是通过对全球体系

不同层面的战略性因素进行控制，以与天下争衡。它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霸权体

系，有五个层面： 

    第一，“制造业-军事”霸权。美国最早就是靠这个霸权起家的，通过构建

一个遍布全球的军事体系服务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全球的投资与贸易。如同《帝

国》作者弗格森指出的，如果将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当年英帝国主义的运煤港口做

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高度重合。① 

第二，“石油-美元”霸权。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国利用其对全球石油

生产的控制能力，让美元成为石油的计价货币，从而维持世界对于美元作为世界

                                                             
① [英]弗格森：《帝国》，北京：中信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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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信心，维持了 “美元本位制”，相当大部分的美元在境外流通，相当于

美国向其他各国征收铸币税。 

第三，“技术-标准”霸权。美国利用其技术上的先发优势和领先优势，主

导标准的制定，从而攫取更高的附加值，尤其是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而新一轮

的以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生物技术为特征的虚拟世界霸权正在布局之中。 

第四，“规则-议程”霸权。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组织中的创始优势与话语权

优势，主导国际间互动规则制定与议程设置来实现其对全球政治的主导。 

第五，“英语-意识形态”霸权。利用英语的世界语言地位，占据全球话语

体系的制高点，实现其意识形态的输出，从而建构全球性价值规范，最终实现对

全球价值体系的主导权。 

“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深层秩序一方面是通过主导多边共决的显性全球

秩序而转化为多边行动，从而表现为良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它对于多边共决的显

性全球秩序提供了稳定机制，一定程度上解决的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的问题。 

美国霸权的衰落是由于其内在的危机，就如同毛泽东同志当年评价美国“手

伸得太长了”，“大有大的难处”，①美国遍布全球的存在已经超出其国力的承

受能力。美国的全球霸权根本上还是需要以实力为基础，当世界大势发生逆转之

时，这一霸权体系就不可避免的衰落了。 

美国的 GDP 占全球的比重处于长周期下降过程中，而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

上升并超过美国。以购买力评价计算，1950 年美国占世界 GDP 比重达到了峰值

为 27.3%，中国处于历史最低点 4.6%，随后美国就持续下降，中国持续上升，目

前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见表 1）以汇率法计算美国也从占世界 2000

年 30.8%下降到 22%左右，从 1990年相对中国 14.5倍下降到 1.7倍，同时中国

在未来的二十年仍然具有 6.4%-7.4%的增长潜力，2025 年之前中国将超过美国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② 

表 1 主要国家／地区占世界 GDP 总量比重比较（1820－2015） 

单位：% 

 1820 1870 1900 1913 1950 1978 2000 2008 2011 2015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社， 第 262 页。 
② 胡鞍钢 鄢一龙 周绍杰等：《中国：“十三五”大战略》，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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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

（30

） 

23.6 33.6  33.5 26.3 24.3 17.8 17.1  16.9 

英国 5.2 9.1  8.3 6.5 3.8 3.3 2.8 2.9 2.3 

法国 5.5 6.5  5.3 4.1 4.1 3.4 2.89 2.8 2.3 

德国 3.8 6.5  8.8 5.0 5.5 4.2 3.4 4.0 3.4 

美国 1.8 8.9 15.8 19.1 27.3 21.6 21.9 18.6 18.9 15.8 

苏联 5.4 7.6  8.6 9.6 9.0 3.5 4.4  4.5 

日本 3.0 2.3  2.6 3.0 7.6 7.2 5.7 5.6 4.1 

中国 33.0 17.1 11.1 8.8 4.6 4.9 11.8 17.5 18.0a 17.2 

印度 16.0 12.2 8.6 7.6 4.2 3.3 5.2 6.7 5.7 7.1 

亚洲 56.2 36.0  21.9 15.5 25.7 37.3 43.7   

美国

/中

国

（倍

） 

0.05 0.52 1.42 2.17 5.93 4.41 1.85 1.06  0.92 

注：系作者根据不同来源数据计算，亚洲数据不包括日本。1913 年以前“苏联”数据系

俄罗斯等国；2000、2008、2015 年苏联数据为前苏联国家总和；2011 年、2015 年俄罗斯占

世界 GDP 总量比重均为 3.0%。西欧 2015 年数据为欧盟 28 国数据计算得出。 

a 为 2010 年数据； 

本表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系 1990 年国际美元价格。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 World Population, GDP and Per Capita GDP, 1-2008 AD,2010, 

http://www.ggdc.net/maddison/；2015 年数据来源于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 The World Factbook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 

一个更有意义的指标是生产能力。美国的制造业最强大的时候是在二战后，

1953年制造业产出达到占世界比重的峰值（44.7%），随后，全球的生产中心就

从美国向东亚转移，其中日本制造业占世界的比重从战后的 2.6%提高到 1980年

的 14.9%。随后又转移到中国，到 2009 年中国制造业已经占到世界的 25.9%，

是美国的 1.6倍。（见表 2） 

表 2 世界七大国制造业产出占世界比重(1830-2009) 

单位：% 

 1830 1900 1953 1973 1980 1990 2000 2005 2009 

英国 9.5  18.5  8.4  4.9  6.1 5.0 4.3 3.5 2.5 

德国 3.5  13.2  5.9  5.9  9.6  9.5 7.5 8.1 7.1 

美国 2.4  23.6  44.7  33.0  28.4 24.9 27.0 21.2 16.4 

俄罗

斯 
5.6  8.8  10.7  14.4   3.4 a 0.6 1.7 2.0 

http://www.ggdc.net/maddison/；2015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fac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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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9.8  6.2  2.3  3.9  3.5  3.0 5.8 12.6 25.9 

日本  2.8  2.4   2.9  8.8  14.6  19.5 17.9 12.0 9.7 

印度 17.6  1.7  1.7  2.1  1.1 1.2 1.3 1.9 2.3b 

注：a. 1991 年数据，b. 2008 年数据 

数据来源：1830-1973 年数据来自：Bairoch, P, 1982.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ization levels 

from 1750 to 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269-334; 1980-2012 年数据为现价

制造业总产出占世界比重，来自：UNIDO Industrial Statistics Databases2012。 

随着生产中心的转移，美国利用其跨国公司全球生产资源配置能力，继续保

持其全球企业创新中心的地位。但是 1980 年以来美国的五百强企业数已经从

217 家下降的 2015 年的 128 家，而中国则从零起步，达到了 106 家。这使得全

球创新与标准的领导力量出现了转移，虽然，美国仍然是企业申请国际专利数最

多的国家，但是中国快速追赶，2014 年，华为已经是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全

球公司。随着中国企业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出去，中国企业在制定全球标准上会

更加活跃。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间，中国的创新能力爆发式增长，从全球创新版

图中无足轻重的角色，迅速成为全球创新的领导者之一，也改变了美国的全球创

新中的支配性地位。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只占到全球的 3.3%，发明专利申请数

占 3.8%，科技论文数不足 3%，但是到 2014 年中国的研发投入已经接近美国，

十三五期间就会超过美国。2011 年中国的发明专利申请量已经超过美国，2014

年已经是美国的 1.7倍。科技论文数的差距也在迅速缩小，美中之比从 2000年

的 10.4 倍缩小到 2014年的 1.6倍（见表 3）。 

同时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使得其在创新还有更大的潜在空间，2000 年中国

的人力资源总量就相当于美国的 2.8倍，目前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3.84倍，2014

年中国科技工作者已经达到 8114 万人①，与德国的人口数量相当；同时中国通

过鼓励创新发展，其经济繁荣和优惠的措施也将吸引更多全球创新人才服务于

中国的发展。中国还是世界上互联网用户规模最大的国家，2015年底达到了 6.88

亿，②比美国总人口两倍还多。在新一轮的移动互联、通讯、大数据等创新中处

于引领的位置。 

 

表 3 中美主要创新指标比较（2000-2014） 

                                                             
① 《科技日报》，北京：2016 年 4 月 21 日电。 
② CNNIC 发布第 37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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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 2010 2014 

人力资

源总量 

中国（10亿人年） 6.7 9.6 10.2 

美国（10亿人年） 2.38 2.53 2.67 

美国/中国 0.36 0.26 0.26 

研发投

入 

 

中国占世界比重（%） 3.29 11.65 18.01 

美国占世界比重（%） 26.68 21.96 21.45 

美国/中国 8.11 1.88 1.19 

发明专

利申请数 

 

中国占世界比重（%） 3.77 19.59 37.89 

美国占世界比重（%） 21.48 24.55 22.32 

美国/中国 5.70 1.25 0.59 

科技论

文数 

 

中国占世界比重（%） 2.92 9.92 15.11 

美国占世界比重（%） 30.43 26.14 23.92 

美国/中国 10.42 2.64 1.58 

互联网

用户数 

中国占世界比重（%） 5.43 22.83 22.93 

美国占世界比重（%） 29.42 11.03 9.50 

美国/中国 5.41 0.48 0.41 

计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数据库；OECD 数据库；世界电信组织数据库。 

美国的长期超级霸权在于其金融霸权，这造成了美国霸权的虚拟化，当其维

持金融中心地位之时，这一中心是全球生产中心与全球创新中心是相分离的。美

元金融霸权的基础在于其军事霸权、全球最大贸易体、对全球石油、粮食等战略

性资源的控制，以及全球对于美国始终保持强大的信心。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分

离状态已经维系了几十年，未来能否长期持续就存在很大的疑问。正如王湘穗分

析的那样，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美元本位制的危机，如果中国与欧洲进行

整合，就会形成巨大的非美元币缘圈，从而成为美国的梦魇。① 

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体。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重要性

迅速上升。据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提供的数据，人民币占国际支付

的比例从 2010 年 10 月全球排名第 35 位跃升至 2015 年 8 月份的世界第四大货

币，市场占有率达到了 2.79%。人民币加入ＳＤＲ，人民币全球地位会进一步上

升，并加强了 SDR 成为全球超主权货币的潜在可能性。 

全球经济不平衡，本质上是实体经济中心与虚拟经济中心分离造成的问题。

这使得美国霸权面临着过度消费的债务危机。2008 年的金融危机就是这一发展

模式的一个直接结果，目前全球经济仍然处于经济危机的漫长投影之中。美国联
                                                             
① 王湘穗：《币缘政治:世界格局的变化与未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4 期，第 10-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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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政府财政赤字占 GDP 持续扩大，一般性政府债务相对 GDP 比重，在小布什任

期时，由 2001 年 54.7%提高至 2008 年的 76.1%，提高了 21.4 个百分点，目前

已经达到了 100%。 

从其军事霸权看，维持其庞大的军费开支既不可行，也不经济，必然造成其

军事霸权的收缩。2005年美国军费开支占世界比重 44.9%，相当于当年美国 GDP

占世界比重的 1.6 倍、美国出口贸易占世界比重的 5.2 倍。 

美国的文化霸权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其经济、科技、制度等相对于其他国家

的领先优势基础上，随着相对差距的缩小，有悠久历史渊源的各大文明体的文化

自信日益高涨，全球文化创造与产品中心将日益从美国，乃至从西方世界向其他

国家转移。 

事实上，美国的“霸权危机”表明美国的国力已经不足以维持现有的全球秩

序和治理模式，美国霸权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定“公共产品”、抑制了一

定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然而另一方面，这些战略和理念本身也成为了国际战争

和冲突的根源，不只美国自身成为某种意义上的“战争策源地”，其所引发的恐

怖主义浪潮和民主化危机也使得包括美国自身在内的全世界深受其害。 

奥巴马政府上台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调整，包括收缩了对全球军事的干预，

军费开支占全球比重与 2005年相比下降了 10个百分点；推行“再制造业化”，

积极推动美国出口增长；推行重返亚太战略，更加尊重全球的文化与制度的多元

性，强调发挥“巧实力”。这可以视为对美国霸权内在危机的明智反应，但并不

改变其对于全球局势控制能力下降，以及其全球霸权的长周期衰落。 

当然，“霸权危机”的显现和全球行动能力的减弱并不代表美国本身会迅速

衰落，其衰落也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美国霸权的衰落是指其相对实力下降，而

并非绝对实力的下降，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仍旧会是世界一“极”。 

中国将成长为像美国一样的全球性大国，除了其综合国力迅速上升之外，还

因为其具备成为全球性大国的基础条件。除了其作为人口第一大国，是美国人口

的四倍，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国土幅员辽阔和美国相当，同时漫长的海岸

线（1.8 万公里）与陆地边界（2.2万公里），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国家。 

与布热津斯基等西方国际战略学者判断不同的是①，中国的政治体制并非大

国竞争的短板，反而是优势所在，中国由于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其资

源整合、战略决策、战略执行、战略调整的效率是美国难以比拟的，这使得中国

                                                             
① 参见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10 年版，第 133-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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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国竞争处于一个更加优势的位置。 

同样，西方国际战略学者往往低估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社会主义价值对于

提供全球性规范的能力。中国作为数千年的文明的国家，深厚的文化积淀经过现

代转型后，所能提供具有普世意义的生活方式、价值规范是像美国这种缺乏自身

历史根源的国家难以比拟的。同时，经过改革开放转型后重新表现出勃勃生机的

社会主义制度模式，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具有普世意义。    

      表 4 中美两国主要经济指标占世界比重     单位：% 

 GDP 

（汇率法） 

货物与服务

出口 

中央（联邦）

政府财政支

出 

军费开支 500 强企业

数 

1990 中国 1.8 1.8 1.2 1.2 0.2 

美国 26.1 11.3 18.7 37.4 32.8 

2000 中国 3.7 4.3 2.6 3.0 1.8 

美国 30.8 11.8 16.1 41.5 34.8 

2005 中国 4.9 7.3 3.8 4.1 3 

美国 27.7 8.6 16.7 44.9 35.4 

2010 中国 9.4 10.4 6.0 7.4 8.6 

美国 22.9 8.4 18.8 42.6 28 

2012 中国 11.6 11.5 6.4* 9.5 14 

美国 22.0 8.7 18.6* 39.1 26.4 

2014 中国 13.3   12.1 20 

美国 22.4   34.0 25.6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CIA FACTBOOK；《财富》杂志。 

   中国作为去全球超级大国的最大短板在于无法像美国那样建立起一个全球

军事体系，像美国那样对空域、海域和深空具有控制能力。但这一特性也说明中

国这一新兴超级大国不是一个新霸权的崛起，而是在一个总体和平的环境下，一

个在发展和全球治理上具有行动能力的超级大国加入全球体系，这比军事行动

能力更具实质意义。  

   环视全球，世界其他大国，在本世纪内并没有条件成长为中美那样的全球

性的国家。俄罗斯作为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一大国，人口总量只占全球的 2%，经

济总量只占美国的五分之一 ，而且其经济结构高度依赖资源，随着苏联的解体，

其已经不具备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价值规范的能力。日本虽然是一个经济大国，

但国土、人口的小国，处于长期的衰落过程中，而且被牢牢绑定在美国的全球战

略马车上。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是最有潜力与中美一样成为世界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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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国家，但是其经济体量还不到中国的三分之一，且不具备提供新价值规范的

能力。欧盟、伊斯兰世界虽然人口、经济、文化上都具有竞争力，但是它们不是

主权大国，各国之间难以整合成一个共同体，与世界一争权衡。（见表 5） 

 表 5 世界主要国家（地区）若干指标相对美国比重 

                                          单位：美国=100 

国家/地区 
人口 

 

GDP（购买力

平价法） 

国土面积 

 

出口总额 

 

进口总额 

 

美国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中国 427.2  108.6  97.7  142.1  68.0  

俄罗斯 44.4  19.3  174.0  21.1  8.4  

日本 39.7  25.9  3.8  39.0  26.6  

印度 391.3  44.7  33.5  18.0  18.4  

欧盟 160.6  106.7  44.0  141.4  95.6  

巴西 63.8  17.6  86.7  11.8  7.4  

墨西哥 37.8  12.4  20.0  27.0  18.5  

印度尼西亚 79.7  15.8  19.4  9.5  5.9  

注 ： 以 上 数 据 均 为 2015 年 数 据 ， 来 自 The World Factbook ， 网 址 为 ：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resources/the-world-

factbook/rankorder/rankorderguide.html。 

 大国的实力消长反映的是非西方国家的集体崛起全球大格局的变迁。工业

革命以来，北方国家与南方国家①先是经历了大趋异过程，南方国家占全球ＧＤ

Ｐ的比重从 70.3%下降到 1950 年的 39.5％，随后又经历了大趋同的过程，到

2010年上升到 52.4％，我们测算到 2030年将进一步上升到 67％。② 

随着非西方国家的集体性崛起，目前的美国全球霸权体系，西方中心和非西

方世界外围的全球秩序难以持续。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综合国力与全球

战略布局的差距将日渐消除，而其他国际力量与中美两国的差距将越来越大。中

国成长为美国之外的又一个全球性大国，其他发展大国也成长为发达国家之外

的力量中心，从而推动形成了“两极多强”的国际格局。 

四 现存全球秩序下中国的双重角色 

    国际秩序从显性层面表现为国际社会共有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规范，深层秩

                                                             
①
 北方国家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0 年定义的发达经济体，包括 34 个国家，欧盟包括 27个国家，南方

国家指北方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 
②
 胡鞍钢、鄢一龙、魏星：《2030 中国：迈向共同富裕》，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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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则是现实主义理论所揭示的大国之间的角力。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主要是二

战以后逐步形成的，它具有双重性的特征。从显性层面上来看，表现为国际社会

成员共同接受的互动准则与制度安排，它是人类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同时

也是为大多数国家所接受的体系（见表 6）。国际战略学者楚树龙认为，“现有

全球秩序在体现西方价值的同时，也反映了中国等世界多数国家的利益。”①政

治上确认了国家主权平等、民族自决等原则；经济上确立了自由贸易与多边主义

的原则，有其进步性的一面。    

同时，这一体系又具有内在的不平等性。深层的全球秩序是大国对于主导权

的争夺，体现了大国之间的实力对比，深层秩序支配着显性秩序的规则与互动方

式，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二战后，全球深层秩序是美苏争霸的冷战格局，雅尔塔

协定是美苏划界而治、分别控制世界两大阵营的安排，随着苏联解体，美国成为

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霸权-西方中心”成为全球支配秩序。 

中国作为二战的胜利国，参与构建了现存全球秩序，过去几十年来一直是这

样一个全球秩序的积极融入者，并从中获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快速成

长，离不开这一国际体系所提供的总体和平、自由贸易与自由投资的外部环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总体上融入了全球金融和贸易体系，走了一条出口驱动

的发展道路，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长期处于双顺差的状态，在布雷顿森林体系

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与美国的负债消费型经济形成了全球经济相互依存

的“两极”。 

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做出了跟美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重大决策，在这个起

点上，我们逐步融入了美国主导的现存国际体系，1972年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

同时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随后逐步加入了国际奥委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亚太经合组织，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就是 2001年进入

了 WTO，中国已经差不多加入了世界上所有的主要国际组织，同时中国作为联合

国的创始国、安理会成员，世界卫生组织创始国与执委会委员，世界银行创始国、

第三大股东，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指定理事国，在这些国际组织中发挥着举重轻重

的作用。（见表 6）中国已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而是一个大玩家，同时也是

一个大赢家，因此是这一体系的保守力量。   

表 6 主要国际组织及中美两国的角色 

                                                             
①
 楚树龙：《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对外关系》，中国网，2012-09-13。

http://www.china.com.cn/international/txt/2012-09/13/content_265143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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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加入

时间 

组织 

名称 

总部 

地址 

美国角色 中国角色 

1945 年

（1971） 

联合国 美国  

纽约 

主要创始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之一，联合国经费的最

大提供者 

创始会员国，安理会常任

理事之一 

1972 年 世界卫

生组织 

瑞士  

日内瓦 

世卫组织的创始国之一；世

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委员 

世卫组织的创始国之一；

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委员 

1979 年 国际奥

委会 

瑞士  

洛桑 

国际奥委会成员，曾举办过

四届奥运会 

国际奥委会成员，2008 年

举办北京奥运会，成功申

办 2022 年冬奥会 

1980 年 世界银

行 

美国  

华盛顿 

世界银行创始国、成员国之

一，世界银行第一大股东

国，拥有重大决策权 

世界银行创始国、成员国

之一；世界银行第三大股

东国 

1980 年 国际货

币基金

组织 

美国  

华盛顿 

创始国之一，第一大股东

国，拥有重大决策权 

创始国之一，为单独选

区，所占份额仅次于五大

股东国 

1984 年 国际原

子能机

构 

奥地利 

维也纳 

指定理事国之一,成员国之

一 

指定理事国之一,成员国之

一 

1991 年 亚太经

合组织 

新加坡 第一批成员国，对决策起主

导作用 

成员国之一，发挥建设性

性作用 

2001 年 世界贸

易组织 

瑞士  

日内瓦 

创始国之一，对世贸组织有

着极大的主导影响 

 

关贸总协定创始缔约方之

一，WTO 成员国之一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的资料整理。 

中国是不会向以往的新兴大国一样，以对抗的方式来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

除了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既得利益者”之外，如同楚树龙说的那样，中国的历史

传统，以及当代世界由于全球化、网络化造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决定了这一点。

①     

同时，由于多重因素的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又是现存全球秩序的变革性力

量，它不可能完全融入这么样一个“中心—外围”的全球体系中。第一，中国作

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于一个全球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

的包围圈之中，在这一个以资本全球化为根本特征的全球体系中它是相对孤立

的，受排挤的。例如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升级过程中，由美国主导的

TPP协议就试图通过国有企业，货币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等规则将中国排除在

外。第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出于历史记忆和现实考量，也不愿意加入

发达国家主导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世界治理秩序。一个例子就是 G7集团扩大到 G8

                                                             
① 楚树龙：《国际格局的变与不变及中国国际战略》，《现代国际关系》 201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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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之后，也一度有国家提议邀请中国加入这个精英俱乐部，但是中国作为一个

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在 G20 框架与联合国架构中发挥其国际影响力，而不是进

入一个不平等秩序的中心俱乐部。第三，中华文明带来的一些文化遗产，使得中

国也不会完全认可现存的不公正的全球秩序。第四，中国作为一个国土、人口、

经济体量与美国规模等量齐观的大国，这么样的大个头是不会完全被“中心-外

围”秩序所完全吸纳的。 

在中国融入全球秩序的过程中，美国历届政府总体上都采取了接触与支持

的政策。以至于一个时期，美国不再将中国看成现有体系的挑战力量，而是看成

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 美国国务卿克里提出希望中国从现有全球体系中

的免费搭车者，变成负责任的大国（stakeholder）。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过程中总是存在着西方“化中国”，还是中国“化西方”

的张力。美国接触与支持的政策背后始终有一个“以外化内”的战略考量，通过

将中国纳入一个资本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体系，推动中国内部政治经济体制的

改变。从中国方面来看，又试图利用全球化发展自身的同时，又能保持自身的主

体性，这就意味着它需要承担一个改造现有秩序的使命。 

因此，中国作为新加入的全球性大国，并不会挤垮现有全球秩序，必然不会

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扮演一个全球秩序颠覆者的角色，而是作为一个“保守性变

革者”，一方面在全球秩序的框架内谋求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全球

秩序的渐进性变革。中国“挤入”现有全球秩序的过程中主要采取两种策略，一

种策略就是继续融入现存全球秩序，并推动其改革，使得它向一个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发展；另外一种策略就是另起炉灶，构建自身主导的国际协作体制机制，

从而对现存的全球秩序形成补充。 

五 “两极相联”全球新秩序 

今天我们所处的历史节点和马克思当年的描述很类似，“美国霸权-西方

中心”的全球秩序处于长周期的衰落过程中，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内在不平衡

性、不可持续性问题日益凸显，如果缺乏新兴力量的加入，不但无法有效应对全

球气候变化、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非传统与传统安全威胁等挑战，而且无法

实现全球秩序的长期稳定和发展，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单极秩序也是不稳定

的。 

然而，依照中国的文化特性、战略思维和国家性质，一旦中国加入全球秩

序构建，就会推动全球秩序的逐步演变，推动国际格局、国际规范的变动，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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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 

    首先，从单极霸权向两极相联秩序演变的过程中，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之间

的相互竞争。中美两极秩序始终存在竞争与抗衡，两国围绕全球秩序主导权的争

夺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中美将围绕着中国周边的军事控制权、全球金融体系的改

革、全球经济政治治理的话语权、全球价值规范的道义制高点等领域，开展长期

的主导权竞争。新一轮的主导权竞争集中体现在美国提出 TPP、TTIP 战略与中

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竞争。前者犹如雄鹰展翅，巩固美国“两洋格局”的全球

霸权；后者如巨龙添翼，展现了中国作为陆海兼备国家的地缘政治大格局，是中

国崛起为全球型国家的标志性战略。 

其次，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秩序的相互补充。中国代表的新一极秩序的进

入，对旧秩序形成补充，使得全球治理体系更为健全，推动其向更为公正合理的

方向发展。美国代表的秩序可以说是一种“霸道秩序”，而新的秩序是一种“和

合秩序”。一种更加尊重国家独立自主，平等协商，而不是结盟与控制的全球策

略，无疑更能推动全球治理的多极化与民主化。不附加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和经

济合作，无疑将给发展国家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

观传播方式，无疑能更好的顺应全球各大文明的现代化复兴。 

第三，两极相联意味着两极秩序相互制衡。中国对于美国霸权的构成了制

衡，使得其他国家在争取全球资源有了更多的选择，也使得美国运用单边主义干

预的方式更为困难，推动美国成为一个收缩的良性霸权。同样，美国制衡因素构

成了中国和平崛起、良性崛起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周边国家不必担心所谓的

“朝贡”体系的回归。 

第四，两极相联还意味着两极秩序的相互协作。中美有着广泛的全球共同利

益和共同诉求，全球化已经将两者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推动核不扩散、东北亚

安全、全球和平，维护贸易、投资自由化，应对气候变化、能源粮食安全上有着

一致或者相近的诉求，而且在全球事务上，两者缺一不可，这使得两者不但是潜

在的竞争对手，更互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第五，两极与多边共存。两极秩序不是 G2，而是由于中国作为能动力量加

入，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绕开多边共决机制主导国际事务，所以两极相联秩序将

推动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使得联合国等多边机制的重要性上升，而不是下降。 

两极互联的深层秩序为多边共决的显层秩序提供了稳定秩序，这不是“霸权

稳定”，而是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从而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一个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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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例就是，在气候谈判中，中美两国就二氧化碳减排作出共同承诺，从而对全球

的减排起到引领作用。 

“两极相联”将推动显性全球秩序向更为公正、更为合理的方向发展。美元

本位的全球金融体系逐步转向反应国际经济实力变化、更为均衡、更可持续的货

币制度，这将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更为均衡化；全球贸易体系在进一步升级的过程

中，将进一步推动商品、资本、人员、信息跨境流动，推动全球互利共赢、共同

繁荣；全球安全维护将更多的依赖于多边机制，而不是单边集团主导。 

“两极相联”秩序的困境在于中美双方陷入僵局，甚至陷入严重的冲突，一

方面需要美国适应这种变化，不误判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避免过度反应，继续

维持接纳性策略不变，另一方面需要中国持续推动全球秩序的改变。 

近年来，中国改变了韬光养晦战略，更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治理体系的构

建，这实际上经历了一个逐步向纵深推进的过程，从倡导上海合作组织、博鳌亚

洲论坛、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到现在开始倡议设立亚投行，推出“一带一路”大

战略。“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首次出现全球战略。 

    展望长远未来，中国如何形成完整的全球大战略？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新

霸权的崛起，而是全球秩序新兴构建力量的领头羊。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言，中国

同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命运共同体”，从

这一定位出发中国的全球战略有如下几点要义：         

    第一，主动充当南方国家的领头羊，合纵连横，与美国开展全球主导权的竞

争，而中国的竞争并非霸权主义性质的，而是以“和合文化”和互利共赢为目标

的。第二，管控好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并通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在

维持“斗而不破”格局的基础上减弱美国对中国实现自身全球大战略的阻力，同

时积极推动双方携手合作、共同主导国际秩序的稳定、发展与变革。第三，适时

推出拉美、非洲两洲战略，形成完整的“一带一路”加“两洲”的全球战略布局，

从而形成全球性战略完整布局。第四，重点采取以发展为核心的中层突破战略，

为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平台，注入新的发展动力。第五，在全球秩序

的硬实力底层，中国不谋求成为全球性的军事大国，而是满足于成为具有维护本

国核心利益的区域性军事大国，同时积极承担多边框架的安全责任。第六，中国

积极参与对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造，积极承担全球治理责任，有力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的合作共建。第七，积极推动汉语、中国模式、中国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的

全球传播，逐步进入世界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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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人类历史上的全球秩序转变总是与战争、或者说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相伴

随，历史上无数的悲剧都表明了这一点，而中国崛起又让许多人联想到过去的大

国崛起所引发的悲剧并引起许多人担忧“修昔底德陷阱”的再度重现。由于中华

文明自身特性，中国的崛起并不会采取挑战现有霸权的方式而将人类又一次引

向灾难的深渊，而是会以一种和平融入和渐进性变革的方式，在现有国际政治、

经济秩序的框架内，逐步推动全球秩序的变革，使之向一个更加公正、更加合理

的方向发展。这种战略选择无疑是充满智慧的，不但有利于全世界的和平发展与

合作共赢，也同样从根本上有利于中华民族自身。 


